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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一走，金鬚奴知道矮子必要起身，忙和衆人一使眼色，一同上前跪倒在地，叩請收

錄。白谷逸對大家看了一眼，哈哈笑道：「你們這一羣都是海怪，我矮子門下哪能收容？

姑念誠求，相遇總算有緣，且隨我同往月兒島走一回，看你們各人造化如何。如遇機緣，

將來休忘了我的好處。」說罷，將手一揮，一片金光紅霞將衆人擁起，直往天空飛去。

別人還在其次，連初鳳一部地闕金章雖然還未參入微妙，已經煉會了十之六七，道行法

術也算不淺，這一起身空中，覺得身子被金光紅霞圍擁，用盡目力，甚麼也看不見，直

如電閃星馳一般，頃刻千里。不消多時，猛覺一陣熱風吹來，光霞收處，身已落地。

定睛往四外一看，大家都落在一個寒冰積雪、山形異常危峻的孤島上面。矮子不知何往。

那島一面瀕海，想是鄰近北極窮荒之地。海裏面盡是些小山一般大的冰塊，順着海潮風

勢往來激撞，轟隆之聲不絕於耳。海中大魚像一二十丈長的巨鯨，三五成羣，不時昂首

海面。呼吸之間，像瀑布一般的水箭噴起數十丈高下。加以波濤險惡，靠山那一面紅光

燭天，把四外灰濛濛的天都映成了暗赤之色，越顯得淒厲荒寒，陰森可怕。正不明矮子

把大家帶到此島作甚，忽見金鬚奴在前面山腰上高喚道：「主人們，快到這裏來！」

初鳳等聞言，連忙扶了慧珠，駕遁光跟蹤過去，落在山頭。往山那面一看，那山高有千

丈，下面乃是數百里方圓的一片盆地。中間有一火海，少說也有百里大小。因爲那火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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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地底，那山又高，所以山那邊祇見滿天紅雲，看不見火。這時全景當前，纔看了個大

概。祇見烈焰飛揚，時高時低，時疏時密。偶然看清一根火柱由地面往下，足有百十多

丈長短。再往下看，火已混合在一處，熊熊呼呼，打成一片。連慧珠、金鬚奴生就神目

都望不到底。盆地上石頭，近山腳處，比墨還黑。越往前，挨近火海之處越紅，彷彿地

是鐵鑄的一般。三鳳好奇，嫌相隔太遠，看不甚清，拉着冬秀硬要往火海邊上飛去。金

鬚奴忙喊仔細時，三鳳、冬秀已經駕遁光往前飛起。纔一飛近火海上空，便覺炙威逼人，

熱不可耐，祇得昇高往下注視。盤旋了一陣，除火勢時大時小外，並未看見其他異狀。

偶一回顧來路山頭，初鳳、慧珠俱在招手，喚她二人回去。正待返身，忽見火海中衝起

一道畝許大的烏光金霞，甚是眼熟。定睛一看，正是適纔在嵩山所遇的白、朱二位矮仙，

已從火海中飛出，同執着得自道人那柄鐵傘，腳底踏着一片畝許方圓的金霞，落在火海

岸上。三鳳猛地心中一動，用手朝冬秀一打招呼，不顧炎熱，便要往下降落。傘下矮子

想已知覺，忽聽一個高喝道：「兩個女娃子要找死麼？」二女本覺渾身都似火烤，奇熱

難耐，還想冒險下落。聞言剛一停頓，下面烏光金霞已經飛迎上來，纔一近身，立覺周

體清涼。身子被那烏光吸住，一同往來路山頭上飛去，轉眼落下，烏光便已收去。

那後去的矮子說道：「這火海中有當年長眉真人的師叔連山大師遺蛻。當年大師曾發宏

願，想將諸方異派化邪爲正，不惜身入旁門，親犯險惡。不出百十年，居然做了異派宗

主。誰知成道時節，萬魔嫉視，羣來侵擾。終致失了元胎，以身殉道，在這月兒島火海

之中火解化去。未解化以前，用無邊妙法，將遺留下的數十件仙籙異寶，連同遺蛻，封

存海底，並留遺偈，每逢五十二年的今日，開海一次，到期准許各派有緣能手入海尋珍。

祇是此海乃地竅洪爐，非同凡火。每次開海，爲期祇得一日。每人每次，祇准挑選一件，

多則必爲法術禁制，陷身火海之內。不知底細的人，算不準開海日期；知道底細的人，

又須有避火奇珍護體，方能下去。故此連山大師解化三百餘年，祇有第一次開海時節，

長眉真人因見大師寶物中有一雙仙劍，是個至寶，恐爲外人得去，入海將它取走。此後

幾次，雖不斷有人問津，俱是失望而歸。日前我二人方蒙長眉真人指示玄機，各人來此

尋取幾件待用之寶。因爲真火猛烈，祇有鐵傘道人那鐵傘可以相助護身，他本人又非善

良之輩，纔將它強劫了來。且喜一到，便即功成大半。一則你們該有這次仙緣遇合；二

則此次得那寶傘，也由你們身上引起；三則我二人須用之寶，還差一件，須要借助你們：

所以纔將你們帶到此間。如想下去盜寶，單仗那柄鐵傘，下雖容易，上來卻難。你們五

人中，如能選出一人下去代我們將火海中墨壁上連山大師遺容下面那兩個朱環取來，我

二人便依次用劍光護送其餘四人下去，憑仙緣目光深淺，各取一件至寶到手，豈不是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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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鳳等聞言，退下來一商量，金鬚奴首先聲言：「願爲二位仙人效勞，不要寶物。」正

打算由他先入火海取那墨壁上面的朱環，三鳳、冬秀忽然不約而同起了機心，私下計議：

僞稱情願放棄所得，讓與金鬚奴，由三鳳先下去取那壁間朱環，等到環取到手，交與二

矮。實則是想由冬秀末後取了寶物出來，乘二矮不備，搶了鐵傘，便駕遁光逃回紫雲宮

去，等到下次開海，再一同仗傘來取，豈不可以多得？二女祇顧利令智昏，止住金鬚奴，

和二矮說了。二矮含笑點了點頭，好似並沒有看出二女心意。

三鳳越發放心，高高興興地從白谷逸手上接過寶傘。白谷逸令她駕遁光，頭上腳下往海

中飛落。然後將手一指，一片金霞將三鳳護住，往火海中射去。三鳳見身外火焰雖然猛

烈，寶傘頭上那片烏光所到之處，竟會自然分開，身子也不覺熱，心中大喜。及至下有

千丈，穿透火層，落到地底一看，地方甚大，也是漆黑，和上面地皮顏色一般。四外空

無所有，僅正中心地上，冒起一股又勁又直的青焰，直昇上空，離地百十丈纔化散開來，

變成烈火。三鳳更不思索，徑往洞中走去。那洞異常高大，洞外立着兩個高大石人，手

執長大石劍，甚是威武，當門而立。正想從石人身後鑽將進去，那石人倏地自動分開，

讓出道路。三鳳本還想在遺容前禱告，試探着多取一兩件寶物。一見這般神異，纔想起

二矮那般本領，何必借助於人？恐怕弄巧成拙，稍息了無厭之想。先朝把門石人行禮禱

告了兩句，然後入洞一看，洞內甚是光明寬敞，四壁俱如玉白，光華四閃。祇盡頭處是

塊墨壁，壁當中印着一個白衣白眉的紅臉道人，那一對朱環乃是道人絛上佩帶之物。暗

想：「這個寶物祇是畫的，如何取得？」方一尋思，忽然一道光華一亮，「當」的一聲，

那一對朱環竟然墜落地上。不禁嚇了一跳，連忙拾起，朝道人遺容跪叩了一番。起身再

往側面壁上細看，果然寶物甚多，還有一部天書。心剛一動，猛覺腦後風生。回頭一看，

門外石人面已朝裏，石劍上冒起一道光華，正指自己。不敢怠慢，連忙退出，準備上昇。

再看石人，已復原位。匆匆飛昇，穿出火外，到了山頭，將那對朱環交與白谷逸。

第二個輪到初鳳。慧珠自知法力較淺，便問二位真人：「可否弟子等二人同下？」二矮

含笑點了點頭道：「火海法寶俱是身外之物，中有靈丹，不可錯過。」慧珠福至心靈，

聞言警悟，便和初鳳接過寶傘，如法下去。到了洞中一看，除法寶仙書之外，果有兩個

碧玉匣子，各盛着一粒通紅透明、清香透鼻、大如龍眼的丹丸。二女略一商量，決計不

要寶物，各自朝遺像跪謝，將仙丹服了。入口隨津而化，立時神明朗澈，周體輕靈，心

中大喜。記着二矮之言，不敢再覬覦別的寶物，一同飛昇而上。

三鳳見了，自不免問長問短。初鳳、慧珠便將得丹之事說了。三鳳毫不在意，反說初鳳、

慧珠太不聰明，現放着洞中許多寶物，不一人取它一件。紫雲宮金庭玉柱所存靈丹甚多，

X-GORB Books | zh.wikisource.org | CC BY-SA 4.0 3 / 10



蜀山劍俠傳/150

自己已是仙根仙骨，要它何用？說時金鬚奴正在旁邊，早留了心。這次本該冬秀下去，

末一個纔是金鬚奴。冬秀因爲早與三鳳定下詭計，未安好心，硬要金鬚奴先下。

金鬚奴此次離宮出來，本知必有災劫，果然一到嵩山，便和鐵傘道人狹路相逢。正在危

急之間，偏巧嵩山二矮趕來相救。雖說脫去險難，無奈命宮魔蝎決無如此便宜，所以逐

處都在留心。當衆人未入火海以前，見三鳳和冬秀這兩個命中註定的對頭又在鬼鬼祟祟，

竊竊私語。他的耳目本靈，略一潛心諦聽，早明白了個大半，知她二人必難討好。一聽

冬秀讓他先下，正合心意。先謝了僭妄之罪，從初鳳手上接過寶傘，飛身到了下面。入

洞一看，寶物甚多，暗忖：「身外寶物，不過用以防身禦敵，總不如靈丹脫骨換胎，可

以增長道力。何況自己以異類成道，更比別人需要。」便先在遺像前潛心叩祝了一回。

起身往四壁尋視，別的寶物全未放在心上，但希冀也能尋它一粒服用。偏偏洞中靈丹祇

有兩粒，已爲初鳳、慧珠二人得去，哪裏還有。金鬚奴祇顧在洞中細找，不由便耽延了

好些時候，末後實覺絕望，祇得改取別的寶物。金鬚奴也是審慎太過，因爲這種機緣曠

世難逢，總想尋着一樣特奇的異寶。看這件好，那件更好，總是拿不定主意。末後看到

一柄銅扇，金霞閃耀，照眼生穎，懸嵌在洞壁上隱祕之處。別的寶物均少註釋，祇有這

扇柄上不但鐫有「清寧」兩個古篆文，旁邊壁上還注有朱文的偈語用法，說此扇專爲煉

丹伏魔之用。知是一件至寶，便叩了一個頭起來，先用手取，並未取出。後照壁間偈語

將手一招，一道金光飛入手內。寶扇剛一到手，那守洞石人便走將過來，石劍上發出光

焰，直指自己。金鬚奴知旨，連忙退了出來，飛身上去。這上時原應手持寶傘，撐向頭

上，外由白、朱二人的飛劍光霞護住足下，衝破火層上去，與下來時勢子順逆倒置，越

迅速越好。否則那洪爐真火異常厲害，稍慢一點，縱有劍光護住下半身，那裏奇熱，也

是難耐。金鬚奴一手持傘，一手持扇，上時心中高興，略一尋思，便顯遲慢了些。猛覺

一股奇熱的上身來，一着慌，不暇尋思，順手使扇一揮，一片霞光飛起，那火便似狂風

捲亂雲般，成團往四外飛開，同時身子也在寶傘劍光籠繞之下飛身到了上面。不禁心中

一動，又驚又喜。先和衆人一般，去見白、朱二人稱謝。二矮見他手上持着那把寶扇，

面上頓現驚詫之容，彼此互看了一眼。

冬秀早已等得難耐，怒目微睜，瞪了金鬚奴一眼，接過寶傘，如法飛下。冬秀剛一動身，

三鳳便折向白、朱二矮面前，提着心靜候冬秀一出火海，便即照計行事。初鳳、慧珠各

人服了一粒靈丹，俱覺神志愈發清靈，心滿意足，也沒想到三鳳、冬秀二人會有甚麼舉

動。正在談論火海中的奇景，忽見金鬚奴苦着一張臉，悄聲說道：「白、朱二位大仙道

行高深，無微不照。適纔小奴聽見三公主與冬姑商量，等到末次在火海中取了寶物出來，

便要乘白、朱二仙不備，盜了那柄寶傘逃走。小奴之見，此舉甚是不妥，一個弄巧成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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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不得了。本想事前勸阻，勢必使三公主與冬姑更恨小奴入骨，如今事已急迫，轉

眼就要發生，還請主人早點打個主意，站定腳步纔好。」

初鳳、慧珠聞言，大喫一驚。一看三鳳，果然站在二矮旁邊，兩眼註定前面火海，面帶

焦急，神色甚是可疑。正要飛身過去勸阻，忽見火海中一片金霞擁着一團烏光昇起，冬

秀業已飛身上來。身剛離火，那片金霞倏地向白、朱二矮身旁飛去。冬秀並未朝衆人立

足的山頭飛來，一道光華一閃，竟然帶了那柄寶傘，駕起遁光，破空逃走。初鳳方喊一

聲：「不好！」正要飛身追去將她趕回，猛聽耳旁有人大聲喝道：「且慢起身，到這裏

來，我有話說。」同時便覺身子被一種絕大力量吸住，不能往上飛起。回頭一看，白、

朱二矮滿面含笑，若無其事般站在原處，正用手相招，叫自己和慧珠、金鬚奴三人過去

呢。再看三鳳，跪在二矮身旁，正在不住懇求。冬秀盜傘逃走，二矮既未攔阻，又不許

追，不知是何用意。祇得硬着頭皮，一同飛身過去，跪下聽候吩咐。

朱梅道：「你們這羣蠢丫頭，快些起來說話，我們見不慣這個。」金鬚奴以前在嵩山嚐

過味道，知二矮脾氣古怪，忙請大家起身侍立。白谷逸先指着金鬚奴道：「你雖是個冷

血異類，卻有天良。你三番大劫，已逾其二，還有一劫，回去便當應驗。那水乃地闕靈

泉，不可妄費，用後可將它覓地保存，以待有緣。三劫完後，自有你的好處。」

說罷，又對初鳳道：「地闕三女，祇你一人仙根深厚。此番服了靈丹，又得一部天書副

冊，不出十年，必有大成。如不妄爲，地仙有望。望你姊妹好自修持，也不枉我成全一

場。你那二妹人較忠厚，雖難比你，將來卻也不差。祇你三妹天性既是涼薄，慣愛使姦

行巧，終將弄巧成拙，惹火燒身。十二年後，你們剛有成就，必有異派能人前去尋事。

到時如果緊閉宮門，仗着天籙法術封鎖，來人決難混入，他也無奈你們。否則便是異日

一個隱患。我二人奉了長眉真人仙敕，特地傳諭告誡，須要謹記在心。你們得爲地闕散

仙，全仗此行。適纔你說了許多感恩圖報之言，有甚意思？如能飲水思源，須知火海奇

珍乃是長眉真人師叔連山大師所遺留，將來峨眉門下後輩如有人入宮侵犯你們，須念成

道淵源，留一點香火情面。至於鐵傘道人，惡行不多，雖然身在旁門，所殺全是天地間

的害物。今日喫了我二人許多苦頭，靈元受傷，已算懲治其罪。那把鐵傘原說暫借，正

無人與他送還。恰好你的同伴生心，乘機盜走。我二人正好假她的手送還。再待片刻，

必在途中的鐵門嶺山頭與鐵傘道人相遇，她如何是牛鼻子的對手？喫虧原是咎由自取。

祇是她還在火海中得有一本天書副冊，關係着你全宮諸人成敗，不可不速去救援，以免

落在牛鼻子的手內。你們此番追去，雖然人多，也未必是牛鼻子對手。所幸金鬚奴新得

那柄寶扇，乃是連山大師煉丹降魔的第一件至寶。此扇被大師另用仙法封鎖，不比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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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物懸嵌壁上，一望而知，不遇有緣，不會出現。連我二人兩入火海，雖知此寶，俱未

尋到。大師既以此寶相傳，必然還有深意，應在未來。此去與牛鼻子交手，不可戀戰，

乘其不備，暗使仙傳妙法，舉扇連揮，便可將他逐走。你們便即回宮，好好潛修便了。

話已說完，急速去吧。」

初鳳聞言，方知二矮不追之意。因白谷逸說冬秀有難，又氣又急，匆匆拜別二矮，問明

方向，正當歸途所經，忙即率衆追去。三鳳弄巧成拙，也是又羞又急，癡心還想急速趕

上相助冬秀，不使寶傘失去，恨不得舉步便到，纔稱心意。偏偏那鐵門嶺和月兒島雖然

一樣孤懸海中，卻是一東一北，相隔既是遙遠，衆人又從未到過，冬秀已飛行些時，哪

能一說便到？且不說衆人心中焦急。

那冬秀原與三鳳商量了一條苦肉計：先由冬秀將傘劫走，三鳳便照預定步驟，向二矮跪

求說，爲代二矮取那朱環，衆人都得寶物，祇自己一人向隅。冬秀盜傘逃走，必是爲了

自己打算。求二位大仙憐念，將那寶傘借上數十年，以做防身禦魔之用。一俟道成之後，

定行送往嵩嶽奉還等語。原想二矮答應固好，即使不答應，這一糾纏，冬秀飛行已遠。

萬一二矮執意不允，再將冬秀追了回來，念在代取朱環之功，也不好意思把她二人怎樣。

二人祇顧打着如意算盤。及至冬秀末次下了火海，走入連山大師藏寶的洞內一看，寶物

甚多，先也不知取那樣是好。後來看到那本玉葉天書，見上面有「祕魔三參，天府副冊」

八個朱書篆文。暗忖：「別的寶物盡足防身禦敵。初鳳在紫雲宮金庭玉柱得了一部地闕

金章⋯⋯從此道行精進，可惜還未學會便即化去。這書既是仙府副冊，想必還要強些，

何不將它取回宮修煉？豈不較比別的寶物強些？」主意一定，便朝連山大師遺容跪祝了

一番，那書便從壁間飛下，連忙恭恭敬敬接在手內。回頭見守洞石人劍上火光直指自己，

不敢貪得無厭，想連忙叩兩個頭退身出洞。正要衝破火層上昇，猛想起：「二矮飛劍何

等神奇，自己打算乘機盜傘逃走，怎未想到那片護身金霞？少時飛到上面，二矮祇一變

臉，指顧之間，性命難保。」不由爲難起來。復又一想：「自己奸謀並未被人覺察，且

等到了上面再行相機行事，舉動放從容些。如願更好，即使所打主意成爲畫餅，至多寶

傘還他，也不致有甚麼兇險。」

誰知飛身到了上面，剛剛離卻火層，正在遲疑，腳底金霞忽被二矮收去，不由喜出望外。

暗想：「此時不走，等待何時？」暗運玄功，駕遁光電駛雲飛，拼命往歸路逃走。起初

還怕二矮劍光迅速，前來追趕，飛行了一會兒，忍不住一看身後，竟是一點動靜都無。

冬秀人極機智，雖猜三鳳苦肉計成功，還不敢絲毫怠慢，就此減緩速度，反倒越發緊催

遁光，加緊飛逃。算計成功頃刻，正在患得患失，憂喜交集，忽見前面海中一座高嶺橫

X-GORB Books | zh.wikisource.org | CC BY-SA 4.0 6 / 10



蜀山劍俠傳/150

亘海中，半山以上，全被雲封，山頂積雪皚皚，長約千里。下面波濤浩蕩，觸石驚飛，

越顯山勢險惡。冬秀雖在紫雲宮從初鳳修道多年，已能排雲馭氣，絕迹飛行，到底根骨

太薄，不耐罡風。飛到後來，因見始終無人追趕，不由把遁光降低了些。一見前面山高，

去路被阻，須要飛越過去。剛把遁光往上一昇，眼看就要貼着嶺脊飛過，忽聽一聲斷喝，

一道烏油油的光華劈面飛來。冬秀一見有人暗算，大喫一驚。也未及看清來人是誰，一

面飛劍暫行抵擋，身子早駕遁光縱避開去。等到飛落嶺脊之上，定睛朝敵人一看，對面

站定兩個道人：一個生得又瘦又長，黃衫赤足，手持拂塵；那另一個和自己交手的人，

正是嵩山所遇的鐵傘道人。明明在嵩山喫了二矮大虧，被少林寺方丈智能救走，不知怎

地到此？知道厲害，不由又怕又急，暗忖：「自己這口飛劍雖說是紫雲宮仙家至寶，但

是月兒島火海藏珍無算，有了這柄鐵傘，將來就能陸續取到手內。」想來想去，還是傘

合算。儘自籌思，怎樣纔能捨劍遁走。忽又聽對面鐵傘道人喝道：「大膽賤婢！竟敢盜

去我的寶傘。快快跪下還我，饒你不死；否則叫你死無葬身之地！」冬秀明知好歹都難

脫身，猛生一計，便激怒他道：「你真枉稱作前輩有名的仙長，也不想想，你的傘是我

盜去的麼？自己道行淺薄，遇見能手喫了大虧，眼睜睜被人將寶傘奪去。是我看着不服，

跟蹤前去，從矮子手內又將它盜了回來。不過是暫借一用，日後少不得仍要送還原主。

你沒本領奈何仇人，卻來欺凌我一個女子。異日傳將出去，也受各派道友笑話。」說時，

暗從懷中將這次和三鳳出走，由紫雲宮帶出來的幾件寶物取出，持在手內。原打算乘一

空隙，暗算敵人，能將飛劍同時收回更好，否則便連飛劍也棄了逃走。

冬秀人雖機智，畢竟經歷太少。她也不想想，自己遁光怎能有敵人迅速？那傘又經敵人

多年心血祭鍊，與身相合，除了得傘的人道行勝他許多，否則休想據爲己有。冬秀正打

算伺隙而動，道人怒罵道：「好一個大膽賤婢！明明兩個矮賊怕我日後報仇，命你前來

送還，你竟敢昧心吞沒。原想由你親手交還，成全矮鬼面子。你卻不知好歹，竟敢信口

胡說。不令你乖乖獻上，你也不知道我的厲害！」說罷，用手朝冬秀一指。冬秀覺手持

寶傘重如泰山，再也擎它不起。傘上光華大盛。喊聲：「不好！」連將飛劍收回時，全

身已被罩住。烏光閃閃，冷氣森森，四外光圍，休想動轉一步。道人喝道：「賤婢看這

柄寶傘，你能劫去麼？快快跪下降伏，饒你活命。」冬秀萬不料寶傘不在道人手內，一

樣聽他運用。好生後悔，不該妄起貪心盜此寶傘，落得身入羅網。知道道人狠毒，逼着

自己降順決無好意，祇得運用玄功，將劍光護住身子，以防意外。一心祇盼三鳳同了衆

人回來的時候，也打此島經過，或者有救。此外除了挨一刻是一刻外，別無善策。

兩個相持不多一會兒，忽然聽見黃衫道人說道：「白、朱兩個矮鬼，我們終不與他甘休，

道友要這虛面子作甚？此女如此倔強，把她擒回山去，交與徒兒他們享受便了。」說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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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拂塵一指，發出千萬點黃星，直撲鼕秀。冬秀眼看那些黃星風捲殘雲，一窩蜂似的

撲到面前。正在危急之際，忽然一片紅光從來路上飛來。轉眼籠罩全山，上燭霄漢，嶺

脊上罡風陡起，海水羣飛，似要連這橫亘滄海的千里鐵門嶺都夾以俱去一般。就在這自

分無幸，驚惶駭顧之間，那萬千黃星首先爆裂，化爲黑煙消散。緊接着又聽一聲長嘯，

一黑一黃兩道光華閃過，便覺手上一輕，那柄鐵傘倏地凌空飛起。擡頭一看，紅光中飛

下三女一男，正是初鳳、三鳳、慧珠和金鬚奴四人。那紅光便從金鬚奴手持一柄寶扇上

發出。再看對面敵人，連那柄鐵傘俱都不知去向，僅剩遙天空際微微隱現着一點黑影，

轉眼沒入密雲層中不見。驚魂乍定，似夢初回。

衆人相見，未說經過，三鳳先暴躁道：「都是那矮子促狹，要是少說兩句話，豈不早些

到此？況祇略遲了一步，再用許多心機，那柄鐵傘仍被那牛鼻子奪了回去，真是可惜。」

初鳳看了她一眼，便問冬秀，那本天書副冊可曾失落？冬秀忙說：「不曾。」把書從懷

中取出，交與初鳳。初鳳翻開看了看，嘆口氣道：「昔日地闕金章曾載此書來歷，此是

天魔祕笈。聽白、朱二位之言，我等此後雖可幸求長生，也不過成一地闕散仙，上乘正

果恐無望了。三妹此行總算不虛。如今憑空添了一個對頭，異日還有人尋上門來，不可

不加緊潛修。我們急速回宮去吧。」說罷，一行五人同駕遁光，直往紫雲宮飛去。

二鳳正在宮外避水牌坊下面，用海藻引逗靈獸龍鮫，一見大家安然歸來，好生歡喜，連

忙迎了入內。金鬚奴看出三鳳、冬秀二人心意，不願他在側侍立，便即託詞避開。好在

重劫又脫過了一關，又得了一件至寶，一心記着白谷逸嵩山少室之約，每日除苦心修煉

外，靜候到日，取用天一貞水，再往赴約不提。三鳳、冬秀始終憎恨着金鬚奴，回宮以

後，便提議：那部天書副冊可是她和冬秀二人費了許多心血，自己還白丟了一件寶物未

要，纔得到手。大家空入寶山，祇金鬚奴一個便宜，獨得了一柄寶扇，回宮又不交出。

此書不能和他一同修煉，方顯公平。初鳳、慧珠自在火海中服了靈丹，神明朗澈，照白、

朱所說，料定金鬚奴異日別有仙緣。聞言祇笑了笑，也未勸說。三鳳見大姊不攔，越發

逞強，索性與金鬚奴說明，衆人練習，不準入內。金鬚奴原本志不在此，也未介意。二

鳳人較忠厚，看了倒有些不服，因爲初鳳不說話，雖不相勸，由此卻對金鬚奴起了憐意。

衆人在宮中潛修到了第三年上，金鬚奴功行大進，已深得地闕金章祕奧。這日開觀他師

父留的最後一封遺偈，得知還有數日，便是天地交泰服貞水之期，服後便可脫胎換骨，

有了成道之分，忙和初鳳說了。初鳳便告知衆人，定日行法，助他服用。這三年工夫，

除三鳳、冬秀仍是與他不睦外，二鳳已是另眼相看，聽說他服了貞水便可換形，真是欣

喜。照這偈上說，服水那一天，須要一人在旁照應，七日七夜不能離開一步。初鳳看了

X-GORB Books | zh.wikisource.org | CC BY-SA 4.0 8 / 10



蜀山劍俠傳/150

三鳳一眼，然後問：「哪位姊妹願助他一臂之力，成全此事？」三鳳道：「他一個奴才，

又是個男的，據說服後赤身露體，有許多醜態，你我怎能相助？除非叫他另尋一個人來

纔好。」初鳳也知道此事非同小可，金鬚奴固是關係着他一生成敗，便是在旁照應的人，

因爲當時法壇封閉，不到日子，無法遁出。金鬚奴服水之後，要待第三日上纔能恢復知

覺。醒來這三四天工夫，本性全迷，種種魔頭都來侵擾，不到七日過去開壇時節，不能

清醒。一個受不住他的糾纏引誘，立時壞了道基。自己要主持壇事，別人無此道力。三

鳳和金鬚奴嫌隙甚深，如允相助，金鬚奴素來畏她，易於自制，比較相宜。偏又堅不肯

允，聞言好生躊躇。二鳳見三鳳作梗，初鳳爲難神氣，心中不服，不由義形於色道：「

助人成道，莫大功德。何況金鬚奴與我們多年同過患難，他是自甘爲奴，論道行還在我

等之上。當他這種千年難遇的良機和畢生成敗的關頭，怎能袖手不管？我們以前終日赤

身露體，也曾在人前出現，都不知羞，現時都是修道人，避甚男女形迹？以他功勞而論，

便是我們爲他受點罪、喫點虧，也是應該，何況未必。就是等他初次換形醒轉之時，爲

魔所擾，有甚麼不好舉動，我們也並非尋常女子，可以由他擺佈。再說他靈性既迷，平

時本領決難施爲。事前我們既知那是應有之舉，而且彼此有害，更無與他同毀之理。如

真無人照應，我情願身任其難便了。」

初鳳一想，二鳳雖然天資較差，沒有三鳳精進，但是這三年的苦修，天書副冊上的法術

已經學會不少，防身本領已經足用。金鬚奴昏迷中，如有舉動，想必也能制住。除她之

外，別人更難。便即應了，仍囑小心行事，不可大意。

金鬚奴參詳遺偈，以爲到時有人作梗，不許他使用天一貞水，不想祇是三鳳不肯相助。

自信年來頗能明心見性，但能得水，有人照應固好，真是衆人不肯相助，又無處尋找外

人，說不得祇好甘冒險難行事，也決不肯誤卻這千載一時的良機。見初鳳爲難，正想開

口，不料二鳳竟能仗義直言，挺身相助。不由喜出望外，走上前去，朝二鳳跪下道：「

大公主對小奴恩同覆載，自不必再說感激的話。不想二公主也如此恩深義重，小奴真是

粉身難報了。」二鳳忙攙起道：「你在宮中這些年來，真可算是勞苦功高。我姊妹除大

姊曾救你命外，對你並無甚麼好處。今當你千鈞一髮之際，助你一臂，分所當然。但盼

你大功告成，將來與我們同參正果便了。」金鬚奴感激涕零地叩謝起身。他平日對人原

極周到，這時不知怎地，心切成敗，神思一亂，竟忘了朝別人叩謝。初鳳、慧珠俱都倚

他如同手足，祇有關心，倒未在意。旁坐的三鳳和冬秀好生不悅。尤其是三鳳，因金鬚

奴得道年久，此次換形之後，以他那般勤於修爲，必能修到金仙地步，比衆人都強得多，

本已起了忌刻之心。再見他獨朝二鳳跪謝，不理自己，明顯出懷恨自己作梗。好人俱被

別人做去，越覺臉上無光，又愧又忿，暗思破壞之策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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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鳳分派好了一切，法壇早已預定設在後宮水精亭外，到時便領了衆人前往。由慧珠取

來天一貞水交與初鳳，照遺偈上所說，行法將壇封鎖。命慧珠、三鳳守壇護法。二鳳早

領了金鬚奴朝壇跪下，先行叩祝一番，然後請賜貞水。初鳳道：「紫雲仙府深居海底，

無論仙凡，俱難飛進，本無須如此戒備。無奈諸天界中祇有天魔最是厲害，來無蹤影，

去無痕跡，相隨心生，魔由念至，不可捉摸，不可端倪，隨機變幻，如電感應。心靈稍

一失了自制，魔頭立刻乘虛侵入。因此我奉令師遺偈，以魔制魔。照天府祕冊所傳，設

下這七煞法壇，凡諸百魔悉可屏禦。行法以後，你到了這座水精亭內，立時與外隔絕，

無論水火風雷，不能侵入。我用盡心力求你萬全。你當這種千年成敗關頭，也須自己勉

力，捱過七日，大功即可告成了。」金鬚奴原本深知厲害，聞言甚是感激警惕，忙稱：

「小奴謹領法諭。」初鳳便將貞水三滴與他服了，又取一十三滴點那全身要穴。命二鳳

扶導入亭。

那貞水原是至寶，一到身上，立即化開，敷遍全身。金鬚奴猛覺通體生涼，骨節全都酥

融，知道頃刻之間便要化形解體，忙隨二鳳入亭。亭中已早備下應用牀榻，金鬚奴坐向

珊瑚榻上，滿心感激二鳳將護之德，想說兩句稱謝的話，誰知牙齒顫動，遍體寒噤，休

想出聲。眼看亭外紅雲涌起，亭已封鎖，內外隔絕。同時心裏一迷糊，不多一會兒便失

知覺。二鳳見狀，連忙將他扶臥榻上，去了衣履，自己便在對面榻上守護。一連兩日，

金鬚奴俱如死去一般，並無別的動靜。第三日上，二鳳暗想：「金鬚奴平日人極忠厚，

祇是形態聲音那般醜惡。這解體化形以後，不知是甚樣兒？」正在無聊盤算，忽覺榻上

微有聲息。近前一看，金鬚奴那一副又黑又紫，長着茸茸金毛的肉體，有的地方似在動

彈，以爲日期已到，快要醒轉。無心中用手一觸，一大片紫黑色的肉塊竟然落了下來。

二鳳嚇了一跳，定睛一看，肉落處，現出一段雪也似的粉嫩手臂。再試用手一點別的所

在，也是如此。這纔恍然大悟，金鬚奴外殼腐去，形態業已換過。知將清醒，忙用雙手

向他周身去揭，果然大小肉塊隨手而起。一會兒工夫，全身一齊揭遍。地下腐肉成了一

大堆，祇剩頭皮沒有揭動，猜是還未化完，祇得住手。暗想：「這般白嫩得如女人相似

的一個好身子，要是頭面不改，豈不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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